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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

早年莫言的读书故事

管漠贤

我也曾经体验过读书的乐趣
，

那是我童年的时候
。

书

很少
，

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
。

家长反对我读这些

没用的
“

闲书
” ，

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
，

我躲起来
，

不顾

后果
，

用最快的速度阅读
，

匆匆忙忙
，

充满犯罪般的感觉
，

既紧张又刺激
。

莫言

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
，

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
。

任何一个作家
，

都是先当读者再成为作家
。

作家莫言在青

少年时期酷爱读书
，

虽然条件艰苦
，

但他总能想方设法读

到 自己喜爱的书籍
。

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
，

最终使他成

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
。

乐读
“
闲书

”

莫言只上 了五年小学
，

就失学了
。

他从小就迷恋读书
，

那时的农村
，

既无 电视
，

也少有收音机
，

连电影都很少看

到
。

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村头上的大喇叭里播放歌曲
、

样板

戏或春节期 间看本村业余戏班子演的 《三世仇》《姑嫂擒
匪》等茂腔戏

，

生活很枯燥
。

说到这里
，

我觉得中国人真应

该感谢周有光先生制定的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案
，

莫言上到

小学二年级就学会 了查字典
，

所以他很小就能查着《新华
字典》读 “

闲书
” 。 “
闲书

” ，

是农村人对小说的称呼
。

人们把

看
“
闲书

”
当成不务正业

，

所以莫言开始看
“
闲书

”
时

，

家里

大人是反对的
，

因他常常为 了看
“
闲书

”
而耽误了割草放牛

羊
。

后来
，

学校老师来家访时说
，

只要功课学好 了
，

看看
“
闲书

”
也无妨

，

既可以多识字
，

还能明事理
。

此后
，

家里大

人才不 大反对他看
“
闲书

”
了

。

那时的学校
，

无论是小学
、

初中
、

高中
，

老师极少布置家庭作业
，

所以莫言有大量的时

间看
“
闲书

” 。

莫言从小记性好
，

看书速度快
，

一遍看完
，

书中的人名

就能记全
。

读欧阳 山的 《三家巷》时
，

他才六七岁
，

看到书

里的美丽 少女区桃牺牲之处
，

禁不住流泪
，

小 小年纪便怅

然若失
。

有位老师借给他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《钢铁是
怎样炼成的》

，

书中保尔和冬妮亚的初恋同样让他着迷
，

读

到二人分手时
，

他禁不住为之伤心流泪
，

一连几天
，

好像害

了相思病
。

为 了读杨沫的 《青春之歌》
，

他不去割草放羊
，

钻在草垛里读书
，

身上被蚂蚁
、

蚊 虫咬 出 了一片片的疙

瘩
。

莫言的二哥也是个书迷
，

二人经常互相争抢
，

有时二

哥借到好书在看
，

莫言就凑过去
，

一 目十行地读
。

二哥不

愿他在旁边看
，

就把书藏起来
，

但不管藏到哪他都能找到
，

找到后
，

自然不顾一切
，

恨不得把书一 口吞到肚子里
。

为 了找书看
，

莫言曾帮别人推磨换书来读
。

他把周围

人家
、

老师同学的书都借来看了
。

我放在家里的 《林海雪
原 》《吕梁英雄传》《鲁迅作品选》自不待说

，

连我留在家里

的初高中语文
、

政治
、
历 史

、

地理
、

生物课本也被他读 了
。

我们上初中那阵
，

语文课是分为《文学》和 《汉语》的
，

那套

《文学》课本编得很好
，

有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《牛郎与织
女》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等

，

到了高中则按文学史顺序从《诗
经》一直学到《红楼梦》 。

时至今 日
，

莫言和我都认为那套

语文教材是编得最好的
。

莫言读《聊斋》也是从我的语文
课本里的 《席方平》《促织 》开始的 。

实在没书可读 了
，

他连

家里糊在墙上的 旧报纸也看
。

报纸看完
，

莫言就翻 《新华
字典》

，

试图把它背下来
，

把一本《新华字典》翻得稀烂 。

据我了解
，

莫言少年时期不但把古典小说《三 国》《水
浒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封神榜》都看了

，

还把当时流行的

所谓的
“
红色经典

”
差不多都读 了一遍

。

除上面说的之外
，

诸如《红旗谱》《烈火金刚 》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红旗插上大
门岛》《海岛女民兵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战千的青春》《野火春
风千古城》《山 乡巨变》《踏平东海万里浪》等也都看了 。

“
用耳朵阅读

”

莫言失学以后
，

曾经跟我们的大爷爷学过中医
，

背诵

过《药性赋 》《濒湖脉诀》等中医专著
，

也读过《唐诗三百
首》

，

为学习古典文学打下 了一点底子
。

值得一提的是
，

莫

言在很多文章里提到过
“
用耳朵阅读

”
的问题

。

所谓
“
用耳

朵阅读
” ，

是指听书听故事
。

我的大爷爷
、

爷爷都极善于讲

故事
，

冬天的草鞋窖子都是人们谈古论今讲故事的地方
。

另外
，

集市上说书人说的 山 东快书《武老二》《杨 家将》 、

岳

飞故事以及茂腔戏里的帝王将相
、

才子佳人等故事
，

都令

莫言着迷上瘾
。

那时农村难得放一次电影
，

县里的电影队

下来巡回放映
，

莫言和其他农村青少年一样
，

追着电影队

跑
，

一部电影看好几遍
，

照样津津有味
。

难能可贵的是
，

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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